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八十八）

县委办公室里，只有于曼一人在工作着。

一手提着草帽的赵春水带着一个队员急匆匆地闯进来：“于部长，李书记在哪里？”擦一把脸上的汗水，用草帽扇着风。

于曼：“是赵书记来了，李书记、大队长、参谋长三人一起到东阳镇部署麦收工作去了。快坐下，大热的天，喝碗水。”给两人倒水。

赵春水：“坐不住了，喝碗水就走，有紧急情况向李书记汇报。”两人接碗喝下去。赵春水一抹嘴：“于部长，以后再向你汇报。”两人匆匆离去。

于曼莫明其妙地到门口，看他们离去。

大片即将成熟的麦子，在微风吹拂下翻着金浪。

李玉昆、李显功、李志强、李志高几人走在麦田的小路上，看着即将收割的麦田。李显功掐断地头发青的麦穗，两手搓着，向嘴里填着咀嚼着麦粒。

李玉昆：“志高，要组织好乡亲们抢收抢打，再就是要全面完成公粮的征收任务，保证八路军县大队的粮食供应。”

“李书记，李书记。”赵春水和队员顺小路跑过来。

李玉昆四人回头看。李玉昆：“春水？”

赵春水过来：“李书记、大队长，我可找到你们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有啥急事把你急成这样？有事说吧。”

赵春水：“是有急事，李书记、大队长，陆枫，陆枫区长失踪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啥，你说啥？他一个大活人咋失踪的？”

赵春水：“已经三天不见陆区长的影子了。前天我找陆区长商量布置麦收工作，却到处找不到人。有队员报告说，穆怀仁的寡妻和寡母又吵架了，穆怀仁的寡妻又哭又闹，陆枫区长过去将两人狠批了一通，镇住了两人的哭闹。穆怀仁的寡妻拉住陆枫区长的衣服，非让他批准同穆家脱离关系，回娘家去住。陆枫就把那女人带了出来，两人出了区政府大门。可到晚上也没回来。我们第二天到处找，包括那女人的娘家，娘家说没见闺女回来，家里也没有两人的影子，我们感到问题严重，就找你们来报告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出了这事。走，咱们回区政府商量。”

几人向回走。走进区政府办公室，李玉昆、李显功、谷丰、赵春水、李志强五人就研究探讨起来。

赵春水：“队员们都反映，这段时间陆枫区长和那个女的交往多起来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现在的问题是，陆枫现在在哪里，他是和那个姓潘的女的私奔了，还是出了别的意外，或者是出去遇到了日本鬼子夜袭队被抓走了。”

谷丰：“这段时间鬼子没有大的活动，但是夜袭队不能没有活动，走出沙集被夜袭队抓去的可能不是没有。”

李玉昆：“前一时期，陆枫追求过于曼，遭到了于曼的拒绝，可他也不至于和一个被锄奸了的汉奸的妻子有来往吧，就是那女的有几分姿色也不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呀。不过这事也难说，若两人真有了感情，也许带着那女的回天津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咱们光在这里猜测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，不如我进城一趟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看看鬼子和夜袭队对麦收有啥打算，咱们也就能拿出有针对性的对付办法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去趟县城也行，如果陆枫没有被抓，我们还能慢慢地找，如果他被抓了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尽快地组织营救他。如果他暴露了身份，再意志不坚决叛变了，他知道的咱们的部署很多，咱们的许多方面都要采取些保全措施，特别是沙集区，更要严加防范，防止各村干部和民兵组织遭受摧残和破坏。”

赵春水：“我和李队长一块进城，看能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。”

李玉昆：“春水就不要进城了，你区上的事很多，还有大队长提醒的加强防范的事，你回去尽快布置，避免再吃大亏。”

赵春水：“那我们就回沙集了。”起身告辞离去。

李志强：“明天是县城大集，我明天和小五进城。”

县城里大集上，赶集的人熙熙攘攘。李志强和林小五穿着白粗布汗褂，头戴着草帽，跟着人流，走在集上。
油条摊前，身穿皇协军服的石广柱在买油条。

李志强走过来：“小柱子，小柱子。”向石广柱这边挤来。

石广柱听到喊声，回头见是李志强：“强子哥，你来了？”对炸油条的：“掌柜的，你快点。”

掌柜给石广柱包好油条。石广柱接了，提上打好的豆浆，三人向僻静处走去。

三人挤出大集，拐进小街。李志强：“柱子，情况咋样？”

石广柱：“鬼子自偷袭沙集失败回来，没有啥动静，龟田向上面请求增兵对付咱县大队，可一个兵也没有请来。听中队长说，这次麦收，龟田也只向秦会长布置向城关、毕家洼、石河镇几个日军控制的乡镇征粮，其他的都没有布置。”

李志强：“鬼子和皇协军的兵力有变化吗？”

石广柱：“没有大的变化，日军驻在兵营里的只有一个中队。听说夜袭队又增加了不少人，还经常昼伏夜出的活动，有时候白天也化装出去。”

“别动。”一个戴着礼帽，穿着幅绸褂子的夜袭队员用枪指着三人，从集市上走过来：“我看你三人不地道，在这里嘀嘀咕咕的。”

李志强：“俺村里的柱子在皇协军里当兵，我们见面说句话，有啥不地道的？”

夜袭队员用枪指住李志强：“他在皇协军里吃粮，我知道，可我看你像县大队的李志强。走吧，跟我到夜袭队里去说说。”

李志强：“这位兄弟好眼力，你咋就看出俺是李志强了？俺跟你可是眼生的狠呀。”

夜袭队员：“去年秋天在三官镇，是你带人趁天黑偷袭围墙，我们顶不住了，于队长带我们两个从泄水沟爬出去逃回来的。于队长天天想着要报一枪之仇，今天你落到我手里，于队长还不知道要咋奖励我呢。走吧。”

李志强：“这位兄弟，天黑你也能认准李志强？兄弟，你若是需要钱，俺给你钱，你可不能冤枉俺呀，俺进了夜袭队，不死也得剥层皮呀。你还是放过俺吧。”

夜袭队员：“就凭你的花言巧语就能躲过去吗？老实跟我走，别找不自在。”

李志强对石广柱：“柱子，你回去吧，这位兄弟把我看成了李志强，我说啥也得跟他去一趟了。”报怨着，“哎哟，‘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’呀，今天我咋这么倒霉呀，出门遇上了扫帚星。”示意石广柱离开，不必担心。

夜袭队员：“他也不能走，私通八路，等我们审查清楚了再说。一起走吧。”拥着三人又向集市上走来。

秦学普戴着日本军帽，下穿日军裤子，脚蹬日军马靴，白衬衣扎在裤腰里，手摇着纸扇站在人堆里，看着李志强三人被夜袭队员押过来。

秦学普拦住路对李志强：“李兄弟，你这是……”对夜袭队员，“这位兄弟又抓八路了？我说你是不是想领赏想疯了，每个集上都抓人，还抓的都是李志强。李志强这么好抓你们就不会让他打的提裤掉鞋的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表弟，快放开他。”

夜袭队员：“翻译官，这集上我盯他好长时间了，他就是县大队的李志强。”

秦学普：“那你的意思是我包庇八路了？可这就是和我同年长大的表弟，我能认错吗？是不是还要我到于表哥跟前说明呀。啊？”

夜袭队员：“不敢，不敢，那我把你表弟交给你吧。翻译官再见。”溜了。

秦学普换了脸孔：“李志强，你有胆，就跟我走。”转身前行。

李志强向林小五和石广柱使眼色，两人分头离去。李志强跟秦学普走去。

庙门和围墙残破的城隍庙，里面正殿还算完整，院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人。秦学普在前，李志强在后，两人进了庙门，进入院内。秦学普转过身来看着李志强。李志强也冷眼打量着秦学普。

秦学普冷冷地：“我听说你当了八路，还是八路军县大队的一个队长。”

李志强针锋相对地：“我也听说你老子把你送到日本留学，你回来就当了龟田的翻译官，给鬼子做事，你们家传承汉奸家风，可谓之‘汉奸门第’了。”

秦学普激愤地：“随你咋说吧。我只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要保护凤茹，也口口声声地承诺能保护好她，可她还是被日本人杀害了，你说，你是咋保护她的，你不应该为她的死负责吗？”

李志强也激怒地：“这话你有脸问出来吗？我是没有保护好凤茹让她受害了，我心痛，我难过，我在悲愤中拿起枪给她报仇。可他受害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在杀害她的人的国家里学着驴叫！她被杀害了我用三十个鬼子的性命给她报仇，我在打鬼子杀汉奸，你却在为杀害她的人当走狗。对你这样的人我无话可说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用你那肮脏的心和嘴提凤茹半个字。”

秦学普软下来：“我不会像你说的那么肮脏的，我今天约你来，就是向你表白，我也恨日本人，我也要参加抗日。实话对你说，我有好多次想跑出县城去找八路军，找县大队，可我又怕你们不信任我，我还在犹豫之中。”

李志强半信半疑地：“你要参加抗日？你为啥要参加抗日？你爹是县维持会长，他能让你参加抗日？”

秦学普苦恼地诉说着：“过去我对日本是不了解。这两年多在日本，我受到多少心灵和人格上的侮辱你是不知道的。那些日本同学在我面前说的，就是大日本帝国如何如何强大，咱们中国虽大，却是如何如何的渺小，说我这亡国奴还到日本求学，学好了也是为他日本人服务，有的还要我加入日本国籍，让我将来回国来替他们统治老百姓，我不理睬他们，他们甚至上来对我拳打脚踢，这些都使我忍无可忍，我才在还差半年完成学业的时候愤然回国。回来谁想到我那汉奸老爹又让我当了龟田的翻译。”

李志强有些同情地：“我真没想到你在日本受到这样的待遇。你要抗日也不见得非参加到八路军县大队里不可，我们正想派人打入日军内部，你若是真想抗日，你就从日军内部给我们提供情报，这比你参加八路军拿枪打鬼子起的作用还大，还能保护你的全家不受鬼子迫害。我们了解你那老爹，虽然帮鬼子做了一些坏事，可有些也是不得已，我们八路军也欢迎他能给咱八路军县大队办事。”

秦学普：“我要参加你们，就听你们的安排，你们感到我在这里起的作用大，我就在这里为你们办事。只是我咋跟你联络，你得跟我说清楚。”

李志强：“为了保密安全，就我来和你联络，联络的时间就是每个县城的大集。你在日军里面要特别的小心谨慎，对谁都不能暴露身份，那样才能长期安全地工作。上级有啥要求，我会在每次接头的时候告诉你。我这次进城，是要了解一下一个区的干部是不是被日本人或是夜袭队抓来了，情况咋样。再是了解鬼子对麦收有啥计划。”

秦学普：“前天，不，大前天，夜袭队长于四海找龟田报告，说夜袭队员外出，在沙集抓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还挺嘴硬的，啥也不承认，女的证实男的是沙集区的副区长，你说的是不是他。”

李志强：“是他，他被关在哪里？”

秦学普：“还在夜袭队里，夜袭队抓的人，不拷问出结果来是不向外交人的。这两天还没有他的消息。鬼子对麦收嘛，现在还没有计划，只是要求向城关、毕家洼这些统治区收粮，其他的没有动静，也许龟田会突然做出决定的。”

李志强感慨地：“没想到今天碰到你，情况了解的这么快这么准，还收下你这隐藏在鬼子中间的‘奸细’。好好干，你的抗日行为将来我给你证明。咱走吧。”

两人并肩离开城隍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八十九）

和顺饭馆门前，苏掌柜站在门口招徕着生意，点头哈腰地迎接和送走来饭馆吃饭的顾客。
李志强从远处走过来，苏掌柜已经看到，等李志强到门口，才说：“客官里面请。”又低声地：“小五在里面。”

李志强暗中向四周观察后走进饭馆。

林小五一人在屋里坐着，见李志强掀开帘子进来，急忙站起来：“队长你来了，我还为你担着心呢。”

李志强：“没事，我的一个表哥，两三年不见了，聊了半天。”

林小五：“陆区长的事，我问了我舅，我舅说听来吃饭的客人议论，夜袭队是抓了一男一女进来，女的供认男的是八路军的区长，这几天是啥情况还没有消息。只是人还押在夜袭队里。”

李志强：“小五，咱们了解了这些，出去吃碗面，咱再到夜袭队门口去看看，看有啥动静，从那里咱就走了。”两人起来向外走。

火热的太阳暴晒着，街上行人很少。李志强和小五把草帽沿拉低，匆匆走着。

走到夜袭队门前，两人放慢脚步向里面看着。

整个院子里静悄悄地没个人，两人失望地走过去。

县委办公室里，李志强向李玉昆、李显功、谷丰、于曼汇报情况：“经过多方证实，陆枫区长确实被夜袭队捉去了。”见大家没有表态：“我在路上琢磨了两个营救方案，汇报出来你们看行不行？一是咱们想办法让夜袭队把陆枫移交警察局或是龟田的日本兵营，我们在押送的途中截获；二是我带特勤中队直接打进夜袭队把人抢出来。两种劫持手段都是在成功后想办法翻越城墙出来。”
李显功摇着头：“从鬼子占领的县城里劫持被捕的人出来，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，说不定还要搭上多少同志的性命。敌人必然对陆枫严加看守，还会布下口袋等着咱们去营救以便扩大战果。对被捕的同志我们不能不营救，但现在营救决不是时候。”

李玉昆：“听志强介绍的情况，陆枫被捕后表现还是很坚强的，只是那女的暴露了他的身份，使他面临更严峻的考验。大队长分析的有道理，我们不能为营救一个同志搭上数个同志的性命。营救工作要做，但要看情况，选时机。当前麦收即将开始，我们还是集中精力把麦收工作做好。就是鬼子没有计划来抢粮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工作，只要他敢来，我们就给他有力地打击。还要通知沙集区委，一定要加强防范，包括村政权的人都要高度警惕。”

李志强：“李书记、大队长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向你二人单独汇报。”

李玉昆：“走，到我宿舍吧。”三人出去。

李玉昆、李显功和李志强三人坐在小桌前，听李志强汇报。

李志强低声地：“我汇报的这事应该是非常机密的事情。今天进城，我和小五先碰上了石广柱，和石广柱交换情况的时候被一个夜袭队员盯上了，他要押我们去夜袭队，我本打算在集上弄死他脱身，可是遇上了秦立本的儿子秦学普，这个龟田的翻译官给我们解了围，他训斥了夜袭队员一顿，夜袭队员无奈地把我们放了。而秦学普却约我跟他走，我让小五先去和顺饭馆找他舅舅，我跟秦学普到了城隍庙里，他向我表白了在日本留学受到的侮辱，要求参加咱八路军县大队，我看他是出于真心，就答应了他，让他仍在龟田身边，为咱们提供情报，他爽快地答应下来。为了不出意外，我答应同他直接联系，约好每个县城大集上见面。这次陆枫的消息就是他透露的，在小五的舅舅那里得到了证实。”

李显功：“如果有这样一个内线，对咱们来说可是太好了。只是他能背叛他父亲给八路军办事吗？可千万别把咱们利用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秦学普民族之心不泯，这也是可能的。就是他父亲，也是为了保住家庭财产才当汉奸的，如果局势变了，他也会变过来的。志强你单独和他联系，他不会从咱这里得到多少东西，只是你要多加小心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”

李志强：“我会做好的。我之所以只向你两人汇报，我是觉得这事知道的人越少，做内线工作的人员越安全，战斗在敌人内部比咱们困难更多，危险更大。”

李显功：“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做内线工作的同志，但是对秦学普，我认为还是要做进一步的考察。”

李志强：“只有我和他单线联系，对他来说，始终都是考察期。”

李玉昆：“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秦学普的事只有咱们三人知道，并严格保密。”

麦收了。原野上，队员们和乡亲们抢割着田地里成熟了的麦子。男的割，女的捆，抢收抢运抢打，热火朝天地干着。
六七岁的孩子爬在树上当哨兵，协助县大队队员监视着县城方向。

龟田在办公室里喝着水，扇着扇子，看着文件。

吉野中队长进来，向龟田打个敬礼：“少佐阁下，如今小麦成熟，阁下不安排部队出去抢粮，我们的军粮怎么办？上司给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？”

龟田面带笑容：“吉野君，你为此着急，我心里明白，你说，我们让士兵出去割麦子吗？土八路正等咱们出去呢。去年，山本太君安排我们出去，不但没有抢来粮食，还中了土八路的埋伏，让我们损兵折将，今年我是不干这赔本的买卖了。”

吉野：“那你也要部署行动，我们要弄到粮食啊。”

龟田：“粮食不是那么好弄的，吉野君，你还是好好在军营休息吧。去吧。”

吉野着急地：“少佐阁下……”

龟田严肃地：“不用说了，你去吧。”

吉野无奈地：“哈依。”敬礼后不满地离去。

李志强一人戴着草帽在人群里挤着。

秦学普仍然是戴着日本军帽，身穿着白衬衣扎在裤腰里，下穿日军裤子，脚蹬日军马靴，手摇着纸扇，只是多了付金边墨镜，也在集上转悠着。

李志强走过去：“表哥，你在集上呢，这是俺娘让我给你捎来的麦黄杏，在这里碰上你，我就不用到军营找你了。”把一个盛杏的包递给秦学普。

秦学普：“净让大姨想着我。”从包里掏出两个杏来吃着：“兄弟，你大早的来赶集，还没吃早晨饭吧，走，跟哥吃饭去。”领李志强向饭馆走去。

饭馆里，伙计正在擦着桌子，李志强随秦学普从门口进来。

伙计急忙迎过来：“客官，哦老总，你老两位里面坐。”

李志强示意秦学普到里面坐，秦学普走到里面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来，李志强坐在秦学普对面，背对着门口。

伙计提着茶壶手拿两个茶碗过来：“你老两位先喝点水。”给两人满好水：“你老两位用啥饭？”

秦学普：“给我们上四个菜，再来壶酒，饭一会再说。”

李志强急忙拦住：“小兄弟慢点。”对秦学普：“表哥，现在家里过麦正忙呢，我可没空陪你喝酒，等忙过去了下次我来再陪你喝吧。”对伙计：“就给俺们一人来两碗凉面吧，这大热的天。”

秦学普：“这回就依我兄弟，来四碗凉面。多过遍水，凉一点。”

伙计：“好来。”向里面走去。

李志强和秦学普低声拉着。

李志强：“我回去把你的情况和打算向县大队的领导报告了，县大队欢迎你为八路军县大队工作，说你参加抗日的时间就从上一集咱们见面那天算起，希望你能为县大队搜集有关的情报，为打鬼子出力。”

秦学普：“我一定努力，把有价值的情报搜集整理，按时提供给你。”

李志强：“领导一再交待要我告诉你，你在敌人内部，干的是危险活，一定要事事小心，在鬼子面前要表现的忠诚，得到他们的信任，那样有事也不会怀疑你。你也不要发展任何人为你工作。至于你父亲的工作，你现在不要去做，还让他和以前一样就行，免得引起鬼子的怀疑。”

秦学普：“我会小心谨慎的。我听从你们的安排。”

李志强：“我计划把被捕的陆枫救出去，你有啥好办法没有。”

秦学普：“前两天我也想过救他出去的法子，现在已经没有营救他的必要了。于四海向龟田报告，姓陆的已经在夜袭队拷打和诱惑下招供了，只是他知道的实质性的东西并不多，向夜袭队坦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沙集区小队的人数、武器装备和防御计划。除对沙集有些威胁外对县大队制造不了很大的威胁。不知道啥原因，龟田得到这个情报后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表示。”

李志强：“原来这小子已经叛变了。他现在在哪里。”

秦学普：“还在夜袭队里，于四海看他有文化，留在了于四海身边。”

李志强：“既然已经叛变，就要想办法除掉他，要不，后患无穷。”

秦学普：“要不我想办法干掉他？”

李志强：“你不能干这个，弄不好会暴露自己。由谁来做我回去汇报了再定。”

有吃饭的进来找座位坐下。秦学普向李志强使眼色，两人停止说话端碗喝水，伙计也用托盘端四碗凉面过来：“你老的面来了。”把四碗面放到桌子上，又过去接待新来的客人。

李志强和秦学普吃着面。

李志强看着都沉思着的李玉昆、李显功、谷丰和于曼。

于曼有些痛心地：“陆枫这一时期的变化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。从一个热心抗日的小伙子蜕变成叛徒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这一年多没有和他工作在一起，我和他在一起时都感到陌生了，没有了真心话，没有了共同语言，看到的是躲闪的目光，听到的是阳奉阴违的话语，是我对他太放任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寻找他蜕变的根源是必要的，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，把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减到最小。”

谷丰：“让我到沙集和春水同志一起待一段时间吧。沙集一直是咱们工作的薄弱环节，现在又出了这事，够春水同志忙碌的了。我去了，帮他做做军事工作，调整一下军事部署，再抓抓区小队和民兵工作，让春水同志轻松一点。”

李玉昆：“也好。这也是对沙集工作的加强。可是对陆枫，我们咋处理？”

李志强：“为了消除后患，我认为应该立即除奸。”

李显功：“我的意见恰恰相反，我们在处理自己的同志这些问题上一定要慎重。谁能知道陆枫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搞的假投降，说不定他还伺机从敌人那里跑出来呢。我的意见，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要营救他，营救出来后我们对他进行严格的审查，有多大问题说多大问题，认真地进行甄别。就是叛变了，也要在他有可能危害到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组织、我们的同志的时候，再采取惩处的行动。”

李玉昆：“显功同志说的对，我们的憎爱分明是正确的，但情况是复杂的，我们不能简单的非敌即友，非友即敌，那样会伤害我们很多同志。陆枫的事，就先放一放。我们还有大量地工作要做，不能光纠缠在这个事上。志强还是按大队长说的，对陆枫在有条件的时候能营救就营救。”

李志强点头答应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九十）

电灯下，龟田召集吉野、张守业、中村、于四海、秦学普部署行动。

龟田：“各位，老百姓的麦收已经结束了，打下的粮食也存到仓里了。我们呢，也很长时间没有军事行动了，所以我决定，今天晚上我们采取一次军事行动，任务有两个，我带皇军和皇协军偷袭三官镇的旺李村，主要是消灭村里的土八路和抢粮食。于队长带夜袭队，由那个陆枫带着袭击沙集区政府，争取把土八路的政权铲除掉。你们现在回去集合部队，二十分钟以后出发。快快地准备，你们去吧。”

吉野、张守业、中村、于四海回答着，敬礼出去。

秦学普上前：“太君，夜里行动对咱们有利吗？”

龟田：“不管那些，我也要给土八路一个突然袭击。”

秦学普无奈地退到一边。

鬼子兵在前，皇协军在后向前行进着。龟田和吉野、中村、张守业、秦学普行走在鬼子和皇协军的队列中间。队伍顺利地过了浮河大桥。

龟田吩咐着：“吉野君，你带你的中队到旺李村通往三官镇的路上埋伏，防止土八路得到消息赶过来增援。”

吉野：“哈依，我带部队去了。”跑向队伍前。

龟田：“中村队长、张大队长，你们的部队负责进村把老百姓赶出来集合，然后一家家的搜粮抢粮。”

中村、张守业：“哈依。”、“是。”

龟田：“催促部队，快快地前进。”

张守业把手一招，轻声地：“快。”带头向前急走。

旺李村里没有一点动静。龟田挥手指挥着鬼子和皇协军悄悄接近了村子。

村口，张守业对一个行动迟缓的皇协军士兵踢一脚，用不高的声音：“你他娘的慢腾腾地要干啥，再往后退，老子毙了你。”

村子里：“干啥的，站住，再向前走就开枪了。”

张守业放高声音：“快，抢进村。”皇协军一窝蜂地簇拥着向村里冲去。

村里民兵砰的一枪打来，鬼子和皇协军也开了枪。

村里的民兵打着枪向村口赶来，在村口阻击鬼子和皇协军入村。村里的其他方向也响起了激烈地枪声。

张守业大喊着：“加大火力，冲上去。”

皇协军士兵架起机枪，向村口扫射过去。

一会儿枪声停止了，鬼子兵冲进了村，张守业指挥士兵也跟着冲进村。村里到处响起敲门砸门声和皇协军士兵的叫骂声。一个个大门被砸开，睡梦中的人们被皇协军士兵压着向打麦场走。

鬼子和皇协军士兵闯进百姓们无人的家里，翻箱倒柜地搜粮食，搜值钱的东西，发现有钱就揣进自己的腰包。

每个家里缸是空的，只有二三十斤麦子放在家里。鬼子和皇协军士兵把这些粮食抢走，放在街上，再进下一家抢劫着。

鬼子兵到处搜着鸡窝，把鸡抓出来用刺刀捅死串在刺刀上扛在肩上。

场院里。鬼子点燃了一堆麦穰，火里冒着浓烟。乡亲们坐在地上不声不吭地看着龟田、中村、张守业和秦学普。四周站着端着带刺刀大枪的鬼子兵。

龟田站在前面，烟不住地向他脸上刮，龟田不时躲蔽着，用手煽动驱着烟：“你们的都是接受了土八路教化的刁民，良心坏了坏了的有，我们的大日本皇军来帮助你们建立王道乐土，你们却如此的对我们的不信任，这样大大的不好。今天我们来，我的不伤害你们的一根汗毛，但是你们要交给我粮食，要把敢于抗拒皇军的土八路交出来。不交的不行，我的不依。”

秦学普：“太君说了，只要你们交出粮食和土八路，马上就让你们回家睡觉。每家按人头交粮食，一人八十斤，少了可不行。”

乡亲们：“收成这么差，哪有粮食交啊。”“交了粮，我们还活不活呀。”“干脆你们把我们都打死算了，省的也要饿死，这样还痛快呢。”

龟田生气地：“八格，不交出粮食和土八路，谁也别想回家。”

突然，远处响起了激烈地枪声。村四周也响起了枪声，距村子越来越近。

张守业：“少佐，我们是不是被土八路包围了，这枪声越来越紧了。”

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越来越激烈。

龟田：“命令部队，带上已经到手的粮食，冲出村去。”向街上走去。

中村一挥手，四周持枪看押乡亲们的鬼子兵也向街上撤去。

街上，皇协军士兵每人背上抢来的粮食，鬼子兵挑着鸡，跟着队伍向村外跑。

民兵从村外打着枪呐喊着冲进村来，背着粮食口袋的皇协军士兵，随着撤退的鬼子兵向前紧跑着，一口气跑过了浮河大桥。

龟田过桥后听着三官镇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，已经看见退下来的日本兵。

吉野带着日本兵退下来，见龟田：“我们受到了土八路的两面进攻，战场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就撤下来了。”

龟田：“哟西，吉野君，命令你的部队占领桥头，阻止土八路过桥，掩护我们撤退后，你们再撤出战斗。”

吉野立即部署，龟田和中村、张守业、秦学普离开。

桥两侧又响起了激烈地枪声。

夜袭队摸到了沙集村头。于四海摆手停止了前进，于四海向村里张望着，侧耳细听着。村内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于四海一挥手，三个夜袭队员顺墙根向村里摸去。大队的夜袭队员也向村里摸去。夜袭队员向里悄悄地摸着，村里仍然没有动静。

陆枫：“于队长，这就很反常，以前区小队都在村口站岗，现在进半截街了也没有动静，难道他们让区政府和区小队转移了？”

于四海：“转移了我们就破坏他的区委驻地。”

突然传来一声：“谁，站住。”

夜袭队员听到声音急忙躲闪进街两侧的大门口，或是就地隐蔽。

一声枪响，子弹射向了夜袭队。

夜袭队也开始还击，枪声在街上响起来。

区小队哨兵利用门洞掩护着向夜袭队员射击，打几枪后进入了区政府院内，关上了大门。

夜袭队员冲过来用枪托砸门。于四海看着高高的院墙：“找梯子，冲进去。”

夜袭队背后响起了激烈地枪声，谷丰带着区小队队员打过来，机枪向夜袭队扫射过来。几个夜袭队员栽倒在地上。

于四海：“土八路有准备，快向外冲。”带着队员向村外冲。

对面，赵春水也带着队员们打着枪冲过来，阻挡住了夜袭队的去路。又有几个夜袭队员被击中。

于四海和陆枫隐蔽在门洞里：“娘的，上了土八路的当了。还有路出去吗？”

陆枫：“叫弟兄们向前冲，前面有向左拐的胡同通村外。若是让区小队堵住胡同口，咱们就再也回不了县城了。”

于四海：“弟兄们向前冲，前面有条向左拐的胡同能冲出去，快冲。”

夜袭队员打着手枪向前冲，压制了对面赵春水和队员们的火力，于四海带大部分夜袭队员跑进了胡同。

谷丰和赵春水合兵一处，打着枪顺胡同向村外追去。

会议室里，龟田把秦立本、吉野、张守业、中村、松尾、于四海、秦学普、刘宗敏众人召集来开会。

龟田：“张大队长，昨天夜里抢到多少粮食？”

张守业：“我把弟兄们抢回来的粮食集中起来称了称，三千斤多一点。”

龟田：“三千多斤，不够兵营吃十天。哼，土八路的力量是越来越大了，现在能和咱们势均力敌了，这对我们来说，大大的不好。这样下去，我们只有孤立在县城不出门了。我们必须想办法遏制这种局面的发展。”

于四海：“少佐阁下，昨天晚上我们夜袭队冲进沙集，中了土八路的埋伏，不仅没有战果，还伤了六七个兄弟。”

吉野：“少佐阁下，这半年来我们的优势急转直下，我们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了。我们应该向黑田将军讲明情况，陈述厉害，请他派兵来，先对付了这里的土八路。 要不，我们已经没有安宁之日了。”

龟田：“我也非常期望黑田将军给咱们派兵来，可兵在哪里？好在我们向国民党的军队示好，一些部队和咱们达成一致，共同对付八路，减轻了咱们的一些压力，可咱们的兵力实在太紧张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也向黑田将军请求一下。作为你们，要积极地为大日本皇军效力。秦会长，皇军和皇协军的军粮，一定要按时征收上来。”

秦立本皱着眉头：“太君，各村的保长都在叫苦连天，他们反映说，财主和老百姓们都发了话，说因为种的粮食都被皇军征来了，他们连口粮都没有，早晚都是饿死，以后的地不种了，等死算了。保长们动员乡亲们种地也成了大问题了。”

龟田：“唔，不管怎么说，皇军的军粮不能少，让保长们想办法解决。”

李玉昆、李显功带着李志强、周老根等人来旺李村了解损失情况。乡亲们围上来诉说着。

老大爷：“这次鬼子偷袭咱村，一是要粮食，二是要消灭咱的武装。粮食么，乡亲们都按区上的要求，把打下来晒好的麦子藏起来了，家家都是留着五到十天的口粮，这次鬼子偷袭，估计损失粮食不会超过四千斤，这也便宜了那些杂种了。”

民兵队长李志诚：“我们听到枪声，就向村口赶，其他街口也响起了枪声，我感到不对劲，就带着民兵撤出了村。不一会，各村的民兵听到枪声都来增援了，我们就从四面向村里冲来，鬼子和皇协军可能是感觉到咱们的声势不小，就开始撤退了，我们抓住了四个跑的慢的皇协军士兵，截下了他们抢的粮食。”

四奶奶拉着李显功：“鬼子这回又出来了，壮子，给我狠狠地揍他，别让这些婊子生的出来祸害乡亲们。”

李显功：“四奶奶，还没等我举起巴掌来，民兵们就把他打跑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这场偷袭与反偷袭的战斗，说明了咱们村村联防的力量，都说人多力量大，这回是体现出来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这次虽然粉碎了鬼子和皇协军的偷袭，可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麻痹大意和规定不落实的问题。我们要求民兵在浮河大桥上设暗哨的规定就没有落实，让敌人摸到了村头才发现，这是多么的危险，还算村头的哨兵警惕性高，发现敌人及时开枪示警，如果哨兵再打磕睡睡觉，你们的民兵队就让鬼子连锅端了。”

民兵队长李志诚摸着头：“这半年鬼子和皇协军没有出来，我们真是麻痹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这事我也有责任，这段时间光忙着麦收，也没有来检查督促。”

李玉昆：“找到了问题，就赶快亡羊补牢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”
